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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男人做家务已是寻常

事。不过，最好不要当着父母的面做，

否则，难免会遭遇尴尬。

结婚前，除了扫地等简单的活，

我对其它家务活一概不会。犹记得

结婚后第一次炒菜的情景：在锅里倒

上油，将切好的西红柿、葱花放进去，

再打上几个鸡蛋，开火。不一会儿，鸡

蛋煳了，我忙添上水，锅里咕噜咕噜

响了一阵儿，终于将西红柿炒蛋做

好了。

妻子下班回家，惊喜异常。她拿起

筷子尝了一口，先是皱了皱眉，但很快

便恢复了常态，说：“嗯，味道还不错，

这盘菜我全包了。”说完，将盘子端到

自己面前。由于妻子教初三年级的课，

又当班主任，吃完饭就急匆匆走了。我

在收拾饭桌时，见那盘菜还剩一点，就

夹起来送进嘴里，立时愣住了：这菜有

煳味不说，还忘了放盐！那一瞬，我有

些莫名的感动。婚前，我苦苦追求了妻

子多年，总以为自己付出的爱更多，却

没想到妻子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也

是从那天起，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

要学会做家务，让妻子成为世界上最

幸福的女人。

我说到也做到了。由于工作不在

教学一线，时间相对宽裕，我学着买

菜、做饭、刷碗、洗衣、拖地……几年

下来，真的成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

厨房”的居家男人。妻子有时过意不

去，也和我抢活干，我总说：“你歇着

吧，过会儿还要去上晚自习呢。”确

实，那些年她一直带毕业班，早出晚

归，很辛苦。

令人尴尬的场面，不期而至。有一

次，父亲到城里办事，天晚了就没回

去，晚饭后说了会儿话，就回房间了。

妻子在电脑前准备课件，我突然想起

发的面好了，于是搬出面板，放在客厅

茶几上开始做馒头。正干得热火朝天

时，父亲房间的门突然开了，我一抬

头，看到父亲瞪大了眼睛，盯着我诧异

地说：“你……啥时候学会这个了？”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用手背擦擦额

头的汗，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都

这么晚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呢！”父亲面无表情地说。父亲向来大

男子主义严重，在家里从不做家务活，

肯定看不惯我这“没出息”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们回老家，返回的

路上，我见妻子脸色不太好，忙问怎

么回事。妻子说：“你妈真有意思，一

直跟我念叨村里这个媳妇勤快，那个

媳妇贤惠，还说‘汉子街上走，带着老

婆一双手’，这不明摆着说给我听

嘛！”妻子的话中满是委曲。我笑笑，

安抚她几句，觉得好脾气的母亲不至

于这样吧。

谁知到了春节，我也碰了个软钉

子。那天，我见母亲和妻子在做过年的

馒头，妻子揉得很吃力。我知道她平日

胳膊疼，就挽起衣袖要帮忙。母亲见状

瞪着眼说：“去去去！你一个大男人

家，瞎凑什么热闹。”说完，还意味深

长地看了妻子一眼。我伸伸舌头，红着

脸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学聪明了。凡是父母

在的场合，家务活我是坚决不伸手，一

杯茶、一本书，就能在沙发上坐大半

天。这样一来，父母高兴了。妻子也理

解我，每次回家都抢着干活，哄得两位

老人眉开眼笑。

当然，我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一

回到自己家里，所有家务活我都包圆

了。最常见的场景是这样的：我放下筷

子时，妻子和女儿还在细嚼慢咽。我就

想趁空刷会儿抖音，于是指着饭桌说：

“吃完了都别动啊，这些活儿是我

的。”每每此时，妻子和女儿便相视一

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用说吗，放

心吧，没人跟你抢。”我笑呵呵地走

了，心里感到很幸福。

是啊，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但

能把琐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是

一种生活智慧呢！一个爱做家务的男

人，也一定是心中有爱，对生活充满

热情的人。

做家务的男人
周衍会

霜降这天，晨雾漫过窗棂时，我

又摸到了父亲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衣

料上还凝着江南深秋的霜气，混着淡

淡的樟脑香，像极了他生前常带的气

息———烟味里裹着田埂的泥土腥，袖

口沾着未干的露水。

父亲是个地道的庄稼人，一辈子

与土地打交道，双手粗糙得能磨破草

纸。霜降对他而言，从不是诗意的节

气，而是抢收晚稻的信号。记忆里，每

到这时候，天不亮他就扛着镰刀出

门，裤脚卷到膝盖，沾着湿漉漉的草

叶。我总爱跟在他身后，踩着他踩过

的田埂，看他弓着背，镰刀在稻穗间

翻飞，金黄的稻浪被割出整齐的豁

口，像他额角日渐加深的皱纹。

“霜降杀百草，人要惜粮草。”父

亲常说这话，手里的活却从不停歇。

正午的太阳还带着余温，他会坐在

田埂上，掏出搪瓷缸，喝一口凉透的

粗茶，再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炒花生，

剥给我吃。他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

净的泥垢，剥花生时却格外轻柔，生

怕捏碎了果仁。我嚼着香甜的花生，

看他额头上的汗珠滚落到泥土里，

瞬间洇湿一小片土地，就像他的爱，

沉默却深沉。

有一年霜降来得早，夜里下了场

轻霜，稻穗上凝着白花花的霜粒。父

亲急得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拉

着我去田里。他让我站在田埂上，自

己则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把稻穗上的

霜粒抖落，双手冻得通红，却不肯停

下。“这可是全家的口粮，冻坏了就

糟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呼

出的白气在晨雾中快速消散。那天中

午，他突然咳得厉害，捂着胸口蹲在

田里，脸色苍白。我吓得大哭，他却笑

着摆摆手：“没事，老毛病了。”后来

我才知道，他的支气管炎早就犯了，

只是一直瞒着我们，怕耽误秋收。

父亲的中山装是他最体面的衣

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逢年过节或

走亲戚时才拿出来。衣服的领口和袖

口都磨得发亮，他却总用熨斗熨得平

平整整。我考上大学那年，他穿着这

件中山装送我去车站，一路上反复叮

嘱：“在外面要好好读书，照顾好自

己，别舍不得花钱。”火车开动时，我

看见他站在月台上，中山装的衣角被

风吹得微微扬起，他的身影在人群中

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黑

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泪

水顺着他皱纹纵横的脸颊滑落，像霜

打后的露珠，砸在我的心上。

去年霜降，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又看到了这

件中山装，里面还裹着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是我从小到大的奖状，还

有几颗没吃完的炒花生。那一刻，我

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坐在田埂上，剥着

花生，笑着看着我。

如今，又是霜降。我穿着父亲的

中山装，走到田里。稻穗已经收割完

毕，只剩下光秃秃的稻茬，凝着一层

薄薄的白霜。风一吹，带来熟悉的泥

土气息，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声

音：“霜降杀百草，人要惜粮草。”泪

水不自觉地滑落，滴在地上，洇出一

个个小小的水痕。

我知道，父亲的爱，就像这霜降

后的土地，看似沉寂，却在深处孕育

着无尽的温暖与力量。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无论霜雪如何侵袭，这份爱永

远不会消散，它会像一粒种子，在我

的心底生根发芽，陪伴我走过人生的

每一个秋冬。

霜降至，深爱存。父亲，我想你了。

霜降至，深爱存
耿兵

前不久回乡下时，遇见一辆载满

柴火的三轮车侧翻在路边，一位大叔

正一捆一捆地重新整理柴火。那个画

面，瞬间将我拉回到从前那些与柴为

伴的岁月。

小时候，除了农忙，家家户户几

乎每天都要进深山砍柴。枯松枝、柏

树丫、老梨木，都是宝贝。大家把柴捆

得结结实实，一担一担挑回家，慢慢

堆成小山。柴堆得越高，心里就越踏

实。这样无论是下雨下雪也好，还是

过年过节也罢，灶膛里的火总能旺旺

地烧着。

父亲在社办企业上班，砍柴的重

担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母亲肩上。

可我总爱跟着她，还有左邻右舍的

哥哥姐姐们一起进山。说是砍柴，其

实心里总惦记着山里的那些 “野

货”：板栗、八月瓜、野葡萄、猕猴桃、

野柿子……偶尔捡到一些鲜嫩的黄

丝菌、松树菌、雷打菌或灰包，就能

为晚餐增添一道难得的美味。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邻居黄

大哥一起进山砍柴，不小心惊动了

梨树上的一窝葫芦蜂。蜂群“嗡”地

炸开，直朝我扑来，我头上被狠狠蜇

了一下，疼得哇哇大哭。黄大哥一边

喊“快趴下别动”，一边冲过来护住

我。多亏他有经验，我们才躲过蜂群

的追击。回家后，他用大嫂的奶水涂

在我的伤口上，说是能止痛消肿。

他还告诉我，遇到葫芦蜂千万不能

一直往前跑，要拐个弯立刻趴下不

动。“葫芦蜂的眼睛是直的”，这句

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也没有想明

白其中的道理。

上初中后，我常在周末和伙伴们

进山砍柴，供家里生火做饭、烧水洗

衣、煮野菜喂猪。到了寒暑假，我就去

附近山上砍松柏枝，挑到村里的瓦窑

上卖钱。一担几十上百斤，能换几角

或块把钱。虽然辛苦，但手里攥着自

己挣来的钱，给家里添补些日用，或

买点纸笔文具、记事本之类的，心里

总是暖暖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家兴起盖

红砖房。父亲本想为我们兄弟几个

建一栋土墙房，谁知地基刚整理好，

连下几场大雨，耽误了工期。我和弟

弟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那个夏

天，我们顶着烈日，起早贪黑，砍了

200多担窑柴，给左右邻舍换工，请

砖机压砖、晒砖、打窑、烧砖……最

后，终于盖起了3间敞亮的红砖房。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哪来

那么大的劲儿。

如今，老家正逐渐地在用电器、

煤气去取代昔日的柴火灶。可那些砍

柴的日子，却像一把淬过火的柴刀，

把力量、韧劲和对生活最本真的理

解，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子里。它让

我相信：生活最扎实的温暖，往往来

自最原始的付出。那些年，我们砍的

是柴，点燃的，却是整个岁月。

这段岁月，值得我用一生去

铭记。

值得铭记的岁月
卢林洲


